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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逢
碰
上
像
珍
妮
花
˙
羅
倫
斯
這
樣
的

演
員
，
一
切
關
於
演
技
的
理
論
與
方
程
式

都
會
瓦
解
，
立
時
讓
步
給
活
力
四
射
，
給

角
色
注
予
不
能
言
喻
的
生
命
的
她
或
他
。

可
以
說
些
甚
麼
呢
？
羅
倫
斯
在
︽
冷
死

骨
︾
中
早
已
光
芒
四
射
，
我
也
早
就
喜
歡
她

了
。
如
此
一
個
坎
坷
的
角
色
，
一
個
尋
找
失
蹤

父
親
的
女
兒
，
家
裡
七
窮
六
絕
，
她
也
只
好
四

出
打
聽
父
親
的
消
息
；
所
到
之
處
，
豺
狼
猛

虎
，
危
機
重
重
，
看
不
到
一
線
生
機
。
但
因
為

羅
倫
斯
的
演
出
，
那
份
說
不
出
來
的
倔
強
與
陽

剛
，
您
知
道
她
是
打
不
死
的
。
如
果
有
一
種
角

色
跟
羅
倫
斯
絕
緣
，
那
便
是
吸
血
殭
屍
與
鬼

魂
。羅

倫
斯
的
身
體
每
吋
都
是
溫
熱
，
生
機
寸

寸
，
看
㠥
她
的
臉
龐
，
您
彷
彿
就
嗅
到
細
胞
跳

動
的
氣
息
。
因
而
從
︽
凍
死
骨
︾
到
︽
飢
餓
遊

戲
︾，
即
使
後
者
的
處
境
也
是
危
機
四
伏
，
因
為

她
的
帶
動
，
您
便
肯
定
能
絕
處
逢
生
。
她
最
近

憑
﹁
失
戀
自
作
業
﹂
的
演
出
奪
得
奧
斯
卡
金
像

獎
，
這
場
穿
越
在
年
輕
寡
婦
上
表
演
的
角
色
，
同
樣
是
在

人
生
打
擊
中
的
飢
餓
遊
戲
。
︽
滾
石
雜
誌
︾
如
此
形
容
：

﹁
羅
倫
斯
是
銀
幕
上
的
奇
蹟
。
她
粗
魯
、
有
趣
、
口
出
狂

言
、
賴
皮
、
性
感
、
剛
健
而
脆
弱⋯

⋯

所
有
這
些
矛
盾
衝

突
的
性
情
竟
然
同
時
出
現
。
她
的
一
個
呼
吸
，
光
亮
了
整

個
銀
幕
。
﹂
我
同
意
不
過
。

年
僅
廿
二
歲
的
她
，
只
要
性
格
和
生
命
力
依
然
繼
續
爆

炸
，
她
的
演
藝
事
業
便
如
康
莊
大
道
。
她
可
以
輕
易
地
把

安
妮
夏
菲
維
等
都
壓
倒
下
去
。
她
也
令
您
相
信
優
質
這
一

回
事
。
據
說
羅
倫
斯
四
歲
便
嚷
㠥
要
當
演
員
，
並
以
快
速

及
上
佳
的
成
績
完
成
中
學
學
業
，
走
到
紐
約
碰
機
會
。
她

的

目

標

明

確
，
堅
毅
聰

明
，
這
使
她

足
以
讓
本
來

面
目
示
人
。

還
有
，
她
的

真
人
比
她
在

紅
地
氈
上
的

濃
妝
艷
抹
好

看
多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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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說
一
九
七
五
年
，
我
二
十
三
歲
，
這
一
年
一
如
記

憶
中
的
任
何
一
年
，
合
該
尋
常
無
事
，
可
一
些
事
情
偏

偏
在
這
一
年
陸
續
發
生
，
比
如
董
必
武
、
蔣
介
石
、
康

生
先
後
逝
世
，
比
如
蓋
茨
成
立
微
軟
，
比
如
英
女
皇
訪

港
，
比
如
中
國
第
一
次
核
試
成
功
，
等
等
。
也
沒
有
什

麼
，
只
是
想
說
，
世
界
在
變
，
誰
的
小
世
界
也
在
變
。

那
一
年
我
一
直
待
業
，
有
些
工
作
做
不
了
幾
天
便
做
不
下

去
了
，
不
斷
辭
職
，
然
後
又
不
斷
寫
信
求
職
，
漸
覺
人
浮
於

事
，
如
是
者
過
了
半
年
，
有
一
天
，
決
定
到
︽
體
育
周
報
︾

上
班
去
了
。
這
報
社
很
細
小
，
在
彌
敦
道
萬
隆
大
廈
，
那
天

我
接
收
了
前
輩
的
工
作
崗
位
，
就
得
不
知
天
高
地
厚
而
單
打

獨
鬥—

這
報
社
只
有
五
、
六
百
呎
，
工
作
人
員
也
不
多
，

除
了
我
，
只
有
一
名
攝
影
師
和
一
名
植
字
員
，
如
此
這
般
出

版
了
兩
期
，
一
名
生
力
軍
才
姍
姍
來
遲
，
此
人
就
是
本
書
的

作
者
古
劍
。

古
劍
姓
辜
，
是
馬
來
西
亞
華
僑
，
他
比
我
年
長
十
二
歲
，

膽
子
比
我
大
何
止
十
二
倍
，
例
子
太
多
太
多
了
，
有
些
事
情

在
我
聽
來
，
真
有
點
驚
天
動
地
，
可
也
不
便
在
此
披
露
。
此

人
愛
書
，
閒
來
談
的
，
都
是
書
人
書
事
，
記
憶
所
及
，
他
曾

給
我
推
介
艾
蕪
的
︽
漂
泊
散
記
︾
和
︽
南
行
記
︾、
黃
裳
的

︽
金
陵
五
記
︾
和
︽
榆
下
說
書
︾，
等
等
，
這
些
書
籍
都
像
一

扇
又
一
扇
堪
可
透
光
的
天
窗
，
我
一
一
細
讀
，
從
中
窺
見
另

一
種
人
生
，
另
一
種
書
寫
態
度
。

其
後
︽
體
育
周
報
︾
還
加
入
了
陶
然
，
三
個
人
一
起
共
事
兩
年
多
，

似
無
遠
慮
，
但
時
有
近
憂—

很
多
年
後
才
明
白
，
那
是
人
生
的
常

態
；
那
時
我
與
古
劍
一
度
沉
迷
於
下
棋
，
想
來
也
不
過
是
由
於
活
得
浮

浮
泛
泛
庸
庸
碌
碌
，
只
好
自
編
自
導
自
演
若
干
貌
似
刺
激
的
情
節
，
讓

自
己
暫
且
忘
記
無
色
無
臭
無
味
的
無
聊
浮
生
。

我
在
這
小
小
的
報
社
工
作
了
三
年
零
兩
個
月
，
算
來
僅
僅
比
古
劍
和

陶
然
兩
位
都
只
是
稍
微
﹁
資
深
﹂，
工
作
關
係
倒
是
滿
有
小
報
社
的
特

色
，
他
們
都
各
有
固
定
的
負
責
欄
目
，
其
餘
工
作
︵
由
跑
腿
到
翻
譯
，

由
催
稿
到
拍
攝
底
面
︶
都
由
我
﹁
一
腳
踢
﹂—

老
闆
不
大
管
我
們
，

我
們
也
不
大
管
老
闆
，
由
是
各
取
所
需
，
相
安
無
事
，
唯
一
例
外
是
時

而
過
了
月
中
還
沒
有
發
薪
，
都
得
要
為
房
租
與
柴
米
油
鹽
光
㠥
急
。

古
劍
其
時
負
責
的
其
中
一
個
專
欄
叫
﹁
想
當
年
﹂，
每
周
訪
問
一
位
退

役
足
球
名
將
，
由
古
劍
執
筆
記
錄
，
附
有
大
量
珍
貴
照
片
︵
由
受
訪
者

借
出
︶，
此
欄
很
受
讀
者
歡
迎
，
記
憶
中
，
受
訪
者
都
赫
赫
有
名
：
姚
卓

然
、
何
應
芬
、
黃
志
強
、
劉
建
中
、
莫
振
華
、
梁
金
耀
、
高
保
強
、
劉

儀
、
朱
永
強
、
羅
國
泰
、
劉
添
、
陳
輝
洪
、
陳
鴻
平
、
郭
德
先
、
曾
鏡

洪
、
區
彭
年
、
鄺
演
英
、
龔
華
傑
、
黃
文
偉
、
張
子
岱
、
張
子
慧
、
劉

志
霖
、
佛
儉
、
林
尚
義
、
梁
偉
雄
、
李
育
德
、
司
徒
堯
、
周
少
雄
等⋯

⋯

他
們
要
不
是
﹁
國
腳
﹂︵
五
十
年
代
至
七
十
年
代
的
﹁
中
華
民
國
﹂
國
家

隊
成
員
︶，
就
是
﹁
港
腳
﹂︵
香
港
代
表
隊
成
員
︶。

如
今
想
來
，
這
批
圖
文
並
茂
的
訪
談
錄
，
無
疑
是
非
常
寶
貴
的
﹁
口

述
歷
史
﹂，
古
劍
的
文
字
固
然
好
，
照
片
更
是
無
價
之
寶—

如
此
說

來
，
恐
怕
就
是
香
港
這
個
﹁
亞
洲
足
球
王
國
﹂
的
最
後
見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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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家
前
輩
唯
靈
談
及
﹁
食
在
廣
州
﹂

時
代
，
分
有
﹁
食
早
粥
﹂
和
﹁
食
夜
粥
﹂

兩
批
。
﹁
食
早
粥
﹂
者
，
是
專
吃
及
第

粥
新
鮮
豬
雜
生
滾
粥
這
類
美
食
家
，
因

臨
近
天
光
屠
房
殺
豬
牛
羊
工
作
已
完
，

新
鮮
內
臟
專
供
應
就
近
粥
品
早
餐
商
店
，
所
以

早
粥
多
為
新
鮮
材
料
，
鮮
口
好
吃
，
又
有
益
。

但
﹁
食
夜
粥
﹂
者
，
多
在
午
夜
功
夫
子
弟
練
拳

手
，
補
充
體
力
之
﹁
艇
仔
粥
﹂，
那
時
人
們
白

天
要
生
產
工
作
應
酬
，
晚
上
同
館
同
派
兄
弟
才

集
中
練
功
，
練
罷
出
一
身
大
汗
腹
虛
腳
浮
，
吃

回
兩
碗
夜
粥
補
充
體
力
。
所
以
以
前
形
容
一
個

男
子
漢
﹁
食
過
幾
晚
夜
粥
﹂，
即
表
示
此
人
有

兩
道
功
夫
，
非
等
閒
之
輩
。
如
形
容
﹁
個
條
友

食
過
幾
晚
夜
粥
㝎
﹂，
就
如
告
誡
你
千
萬
別
小

覷
欺
負
他
，
不
然
會
﹁
吃
不
了
兜
㠥
走
﹂，
可

能
欺
人
者
反
被
人
欺
接
受
教
訓
。

小
時
筆
者
跟
師
傅
習
武
也
是
黃
昏
至
黑
夜
練

功
﹁
吃
過
夜
粥
﹂
之
人
，
可
是
功
夫
只
練
得
幾

道
虎
鶴
雙
形
拳
，
廣
西
竹
林
門
螳
螂
朱
家
教
幾
道
起
勢
，

對
強
身
健
體
有
些
好
處
，
對
真
正
埋
身
貼
打
則
全
無
補

助
，
後
來
自
己
也
收
徒
弟
打
的
是
一
膽
二
命
揮
拳
起
㢂
的

亂
揮
﹁
打
爛
仔
交
﹂，
而
﹁
食
過
夜
粥
﹂
之
所
學
全
然
已

拋
向
九
霄
雲
外
了
。

﹁
食
過
夜
粥
﹂
一
詞
近
年
已
鮮
有
人
提
及
，
有
﹁
夜
粥
﹂

供
應
的
舊
式
粥
粉
麵
店
已
一
家
家
被
收
購
被
貴
租
迫
遷
而

關
門
大
吉
，
再
無
夜
粥
供
應
之
地
方
。
青
少
年
晚
上
去

﹁
蒲
﹂，
去
賭
波
喝
酒
打
機
，
晚
上
再
也
無
人
去
練
功
﹁
食

夜
粥
﹂，
有
如
﹁
趁
天
光
墟
﹂
一
樣
，
已
隨
時
代
而
消
失

了
。上

代
人
形
容
人
們
練
過
功
夫
為
﹁
食
過
夜
粥
﹂，
還
有

另
一
說
法
是
﹁
有
兩
道
散
手
﹂，
亦
即
謂
此
人
練
過
功

夫
，
但
並
非
入
門
入
派
的
正
式
拜
師
門
終
身
苦
練
某
門
派

功
夫
，
而
是
此
人
集
各
門
派
高
手
之
拿
手
殺
㠥
而
學
，
只

學
其
厲
害
殺
招
絕
學
，
所
以
此
類
人
物
並
非
某
派
高
手
，

而
是
搜
集
各
高
招
而
練
。
這
種
苦
練
者
不
容
小
覷
，
分
分

鐘
出
招
神
出
鬼
沒
，
令
人
難
以
防
禦
。
這
種
﹁
有
幾
道
散

手
﹂
並
非
等
閒
之
輩
，
所
以
以
前
形
容
人
﹁
有
幾
道
散
手
﹂

和
﹁
食
過
夜
粥
﹂
可
等
量
齊
觀
，
形
容
並
非
等
閒
之
輩

也
。阿

杜
小
時
﹁
練
過
散
手
﹂，
也
﹁
食
過
夜
粥
﹂，
可
是
如

今
早
已
忘
卻
在
九
霄
雲
外
了
，
練
功
把
式
是
﹁
一
膽
二
力

三
功
夫
﹂，
如
今
年
已
老
邁
，
老
早
已
無
膽
無
力
，
功
力

全
失
，
是
一
個
真
正
的
江
湖
白
手
，
入
了
﹁
打
遍
江
湖
無

敵
手
﹂
之
層
次
，
即
時
打
遍
江
湖
也
無
本
事
贏
一
個
人
，

即
是
近
死
人
差
不
多
矣
。

真正江湖白手
阿　杜

杜亦
有道

香
港
政
府
沒
有
把
中
國
歷
史
列
入
必
修
課
，
在
國
民
教
育
方
面

舉
棋
不
定
，
對
於
年
輕
一
代
認
識
國
情
，
並
沒
有
好
處
。
中
國
自

古
以
來
就
是
受
到
水
災
和
旱
災
威
脅
的
國
家
，

后
羿
射
日
、
大
禹
治
水
這
些
神
話
和
故
事
，
說
明
了
中
國
全
年

災
害
的
嚴
重
。
天
上
有
十
個
太
陽
，
大
地
乾
枯
了
，
這
其
實
是
旱

災
的
景
象
。
先
民
沒
有
辦
法
戰
勝
自
然
，
惟
有
盼
望
后
羿
這
樣
的
英
雄
當

救
世
主
。
居
住
的
地
方
一
片
汪
洋
，
老
百
姓
流
離
失
所
，
於
是
盼
望
出
現

在
大
禹
這
樣
的
賢
君
治
水
。

中
國
歷
代
出
現
朝
代
更
迭
，
都
與
水
災
和
旱
災
有
關
，
接
㠥
發
生
農
民

起
義
，
社
會
大
動
亂
，
戰
爭
災
禍
連
年
不
絕
，
人
口
大
幅
度
減
少
。

這
些
歷
史
現
象
，
值
得
我
們
記
取
和
警
惕
。
中
國
的
地
理
條
件
，
決
定

了
中
國
淡
水
資
源
嚴
重
不
足
，
而
且
經
常
發
生
旱
災
水
災
。
自
從
秦
朝
以

來
，
沒
有
一
個
朝
代
和
政
府
能
夠
解
決
旱
災
水
災
所
造
成
的
糧
荒
問
題
，

只
有
新
中
國
，
解
決
了
糧
荒
問
題
，
讓
人
民
吃
飽
飯
，
使
國
家
不
斷
強

大
。
認
識
到
這
一
點
，
香
港
的
青
少
年
就
會
知
道
了
新
中
國
得
來
的
成
就

並
不
容
易
。

中
國
的
地
理
條
件
是
什
麼
？
我
們
的
西
南
面
是
青
藏
高
原
，
地
勢
最

高
。
中
國
所
有
的
山
脈
，
除
了
橫
斷
山
脈
外
，
全
部
都
是
東
西
走
向
。
西

南
最
高
，
東
南
部
最
低
。
中
國
的
主
要
河
流
黃
河
和
長
江
，
發
源
於
青

海
，
東
西
走
向
，
青
藏
高
原
是
中
國
水
災
和
旱
災
頻
仍
的
發
源
地
。
太
平

洋
和
印
度
洋
的
水
氣
，
是
否
能
夠
進
入
中
國
的
內
陸
，
被
東
西
走
向
的
山

脈
所
影
響
。
高
聳
的
喜
馬
拉
雅
山
、
天
山
山
脈
、
崑
崙
山
脈
、
秦
嶺
山

脈
，
既
在
夏
天
阻
擋
斷
了
南
方
吹
來
的
濕
潤
的
空
氣
，
又
在
冬
季
也
製
造

了
冷
空
氣
高
氣
壓
，
繼
續
阻
擋
住
了
印
度
洋
和
太
平
洋
縱
覽
方
面
吹
來
的

雨
雲
。
這
樣
旱
災
就
會
發
生
，
中
國
的
淡
水
資
源
就
嚴
重
不
足
。

近
年
中
國
修
建
了
許
多
大
型
水
庫
和
大
水
壩
，
對
於
水
災
和
旱
災
有
一

定
的
調
劑
作
用
，
這
是
糧
食
產
量
穩
定
的
一
個
原
因
，
只
有
社
會
主
義
制

度
做
到
這
一
點
，
國
民
教
育
完
全
不
提
這
個
原
因
，
令
人
莫
名
其
妙
。
西

方
敵
對
勢
力
，
一
再
說
中
國
政
府
將
會
垮
台
，
最
後
還
是
垮
不
了
，
就
是

中
國
興
建
的
水
利
設
施
能
夠
保
證
糧
食
的
供
應
。
有
一
些
學
者
說
，
長
江
興
建
了
三

峽
大
壩
，
立
即
就
出
現
了
旱
災
，
所
以
三
峽
大
壩
是
旱
災
的
根
本
原
因
。
這
種
說
法

經
不
起
歷
史
的
推
敲
。
當
然
，
有
一
些
水
利
設
施
會
影
響
到
小
氣
候
，
但
是
，
直
接

影
響
中
國
是
否
發
生
旱
災
水
災
的
因
素
仍
然
是
大
氣
候
。
大
家
都
知
道
有
聖
嬰
現
象

和
拉
列
娜
現
象
，
這
是
決
定
幾
千
年
來
中
國
的
水
災
和
旱
災
的
重
要
原
因
。
六
十
年

代
初
期
的
中
國
的
嚴
重
乾
旱
天
氣
，
根
本
就
沒
有
大
壩
三
峽
，
原
因
是
什
麼
？
去
年

澳
大
利
亞
和
印
尼
都
出
現
嚴
重
的
旱
災
，
這
些
國
家
也
沒
有
大
壩
三
峽
，
又
是
什
麼

原
因
？
科
學
家
經
過
了
鑽
取
了
南
極
洲
和
五
大
洲
冰
川
的
冰
層
，
抽
取
了
海
洋
的
淤

泥
，
發
現
了
聖
嬰
現
象
︵
厄
爾
尼
諾
︶。

自
古
以
來
就
有
。
地
球
的
大
氣
環
流
和
海
洋
的
環
流
，
不
斷
地
改
變
，
所
以
，
影

響
到
大
陸
的
高
氣
壓
和
海
洋
濕
潤
空
氣
流
動
，
有
時
候
降
雨
很
多
，
就
出
現
了
水

災
，
沒
有
降
雨
，
就
出
現
了
嚴
重
的
旱
災
。

中國為何缺乏淡水資源？
范　舉

古今
談

今
年
我
看
的
第
一
個
藝
術
節
節
目
是
叫

觀
眾
笑
破
肚
皮
的
意
大
利
喜
劇
︽
一
僕
二

主
︾。
此
劇
由
賓
因
改
編
自
果
多
里
的
原

著
，
將
假
面
喜
劇
變
成
一
個
背
景
為
一
九

六
三
年
英
國
的
鬧
劇
。
顧
名
思
義
，
這
是

一
個
僕
人
在
同
一
時
間
服
侍
兩
名
主
人
的
故

事
，
自
然
鳥
龍
百
出
，
笑
話
連
篇
。

導
演
海
特
納
將
這
個
版
本
導
得
很
有
趣
，
飾

演
男
主
角
法
蘭
西
斯
的
奧
雲
．
阿
瑟
更
是
靈
魂

人
物
，
全
劇
的
即
興
笑
話
都
是
來
自
他
身
上
。

此
劇
全
長
兩
小
時
十
五
分
，
由
他
興
波
作
浪
的

即
興
笑
話
佔
了
不
少
時
間
，
如
請
兩
名
台
下
男

士
上
台
搬
東
西
和
一
名
女
觀
眾
到
台
上
不
斷
捉

弄
她
。
前
者
時
間
尚
算
不
長
，
但
後
者
則
用
了

很
多
時
間
。
最
後
，
在
阿
瑟
抱
㠥
她
撞
到
木
門

後
，
更
以
滅
火
器
將
她
噴
射
，
令
她
全
身
蓋
滿

粉
末
。
中
場
休
息
時
，
朋
友
們
都
在
猜
到
底
那

名
女
觀
眾
是
否
演
員
之
一
。
我
認
為
她
一
定
是

假
扮
觀
眾
的
演
員
，
因
為
劇
團
不
可
能
將
觀
眾

作
弄
至
如
此
田
地
。
謝
幕
時
，
那
名
﹁
女
觀
眾
﹂

也
站
在
台
上
。
我
猜
對
了
，
她
果
然
是
演
員
。

阿
瑟
捉
弄
觀
眾
，
卻
有
一
段
時
間
裝
作
被
觀

眾
的
反
應
擊
倒
。
當
他
唸
﹁
我
餓
了
，
有
沒
有

人
有
三
文
治
﹂
的
台
詞
時
，
一
名
﹁
觀
眾
﹂
高

舉
一
客
三
文
治
，
把
他
﹁
嚇
﹂
得
不
知
怎
樣
接

下
去
，
唯
有
以
笑
遮
醜
，
不
斷
在
大
笑
，
並
且

向
那
名
觀
眾
說
：
﹁
你
知
道
嗎
？
台
上
的
問
題

是
不
用
回
答
的
！
﹂
套
用
戲
劇
術
語
，
他
扮
作

被
﹁
焗
蟹
﹂
了
。
當
他
稍
為
喘
定
，
便
問
那
名

﹁
觀
眾
﹂
那
是
什
麼
三
文
治
，
﹁
觀
眾
﹂
竟
然

說
：
﹁
香
蕉
﹂。
他
再
次
笑
壞
了
，
﹁
忘
記
﹂

了
自
己
是
正
在
台
上
演
戲
的
演
員
，
只
懂
得
在

台
上
笑
得
索
性
向
觀
眾
說
自
己
連
台
詞
也
記
不
起
來
了
，

好
像
完
全
脫
離
角
色
，
讓
真
實
的
自
己
笑
個
豁
出
去
似

的
。
觀
眾
被
他
笑
岔
了
的
模
樣
感
染
了
，
看
得
歡
天
喜

地
。以

演
技
來
說
，
阿
瑟
是
全
劇
表
現
最
好
的
演
員
。
不
知

是
否
英
國
國
家
劇
團
的
演
員
較
慣
演
悲
正
劇
，
其
他
演
員

在
演
這
個
鬧
劇
時
都
流
於
表
面
。
須
知
鬧
劇
角
色
其
實
與

悲
劇
角
色
一
樣
，
都
是
非
常
認
真
的
去
對
待
他
們
的
事

件
，
只
不
過
層
次
有
所
不
同
。
這
次
我
覺
得
演
員
們
各
有

各
做
，
大
家
的
演
技
調
子
很
不
一
樣
，
未
能
做
到
盡
善
。

《一僕二主》的即興笑話
小　蝶

演藝
蝶影

動
筆
寫
一
個
一
年
四
季
二
十
四
節

氣
的
故
事
，
中
間
節
氣
很
閒
︵
俗
語

有
云
：
閒
過
立
秋
︶，
另
一
些
節
氣
卻

是
農
業
社
會
積
年
累
月
習
慣
的
行
事

方
程
式
。

在
某
些
有
閏
月
即
十
三
個
月
的
年
份
，
農

曆
年
前
已
開
始
立
春
；
蛇
年
驚
蟄
已
過
，
氣

候
急
變
，
驚
蟄
沒
打
雷
落
雨
，
這
樣
下
去
，

農
田
變
乾
，
農
人
望
天
打
卦
咯
。

三
月
二
十
日
將
迎
來
春
分
，
童
年
歲
月
新

界
農
村
對
這
個
節
氣
十
分
注
重
；
春
秋
二
祭

之
春
啟
幕
，
這
天
以
後
至
清
明
前
後
，
我
們

南
遷
落
戶
新
界
一
千
年
已
三
十
代
人
的
家

族
，
枝
葉
繁
茂
，
這
期
間
幾
乎
天
天
有
祭
祖

活
動
。

一
段
時
間
，
大
眾
投
入
現
代
新
生
活
，
不
少
移
居
國

外
，
也
有
搬
到
市
區
工
作
居
住
，
春
分
這
個
祭
祀
變
得

可
有
可
無
，
前
來
拜
祭
者
二
、
三
十
人
，
極
冷
清
！
跟

數
十
年
前
祠
堂
前
聚
集
千
百
人
丁
的
興
盛
場
面
大
不

同
。
當
年
人
龍
長
啊
長
守
在
祠
堂
外
等
候
時
辰
到
，
負

責
人
等
把
關
大
門
，
一
人
一
票
。
入
內
後
須
先
到
神
㟜

祖
先
牌
位
前
上
香
拜
拜
致
敬
，
再
到
一
旁
按
照
本
堂
本

家
登
記
，
最
後
統
計
人
數
平
分
祭
禮—

—

豬
肉
，
名
符

其
實
的
太
公
分
豬
肉
。

我
們
屏
山
鄉
分
三
圍
六
村
，
主
要
分
枝
自
坑
頭
坑
尾

兩
大
房
。
大
祠
堂
的
先
祖
不
單
止
蔭
庇
三
圍
六
村
，
數

百
年
前
已
開
枝
散
葉
至
深
圳
河
北
之
寶
安
、
東
莞
、
南

番
順
、
三
水
、
台
山
、
中
山⋯

⋯

一
旁
﹁
俞
喬
二
公
祠
﹂

其
後
代
主
要
為
坑
尾
村
子
侄
；
筆
者
屬
這
一
支
，
拜
過

大
祠
堂
領
票
報
名
後
轉
到
二
公
祠
，
重
新
排
隊
領
票
祭

祖
報
名
，
爾
後
領
兩
份
肉
回
家
，
事
完
。

清
貧
世
代
，
不
少
家
庭
等
候
春
秋
二
祭
得
多
點
豬
肉

油
水
養
身
子
，
虛
㜋
情
況
可
想
像
。

香
港
自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末
漸
進
富
裕
，
豬
肉
不

缺
，
營
養
太
好
，
還
害
怕
吃
太
多
肉
呢
。
一
時
間
，
祭

祖
人
數
大
減
！
可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中
下
旬
九
七
之
後

春
分
秋
分
來
臨
，
回
到
祠
堂
前
面
等
候
入
內
祭
祖
的
族

人
又
見
群
集
。

這
景
象
絕
非
為
豬
肉
物
質
，
老
一
輩
長
者
弱
的
弱
，

走
的
走
；
再
次
祭
祖
的
一
代
純
粹
一
片
心
，
這
情
景
更

叫
人
鼓
舞
，
不
求
利
益
回
報
的
單
純
祭
祖
相
信
才
是
祖

先
真
正
的
期
望
。

春 分
鄧達智

此山
中

按照儒家和道家的說法，教師可以天、地、
君、親並列，其地位不可謂不崇高。可惜的是，
對於大多數當代中國人來說，這種說法屬於過去
的時代——經過數次文化裂變，中國本土的敬師
文化已經近乎失傳。不過，這個傳統並未完全斷
流：在一些依然敬奉儒家文化的國家中，敬師之
道不但延續下來，而且發展出一套既傳統又現代
的社會習俗。
2008年冬，剛到韓國任教，我便真切地體驗到

了當地人的敬師之風—在當地大學為我舉辦的
歡迎晚宴上，幾位學生竟然跪㠥向我敬酒。面對
這種陌生的景象，我一時感到恍惚，彷彿置身於
幻覺之中。許多年後，想起這件往事，不由得突
然醒悟：在孔子的學園中，師生聯歡時的情形或
許與此有些相似吧？
據記載，儒家學說兩千多年前就已經傳入韓

國。到了朝鮮王朝時期，韓國開始以儒教立國。
現在，80%的韓國人公民信奉儒教，政府和民間
每年都要舉辦祭孔大典。與儒家一起傳入韓國的
是尊師之風。現在，這種風氣依然流行於校園內
在：在路上，學生見到老師，往往要行鞠躬之
禮；畢業後的學生結婚，必然要請老師做自己的
主婚人；社會上舉行祭孔大典等重要儀式，教師
往往要擔當重要角色；政府和投資方付給教師的
薪水如此之高，以至於教師被稱為「移動的中小
型企業」。對於大多數韓國人來說，敬師是天經地
義之事，早就變成了發自於內心的習慣。從懂事

之時起，他們就開始參與以敬師為主題的終身儀
式。在現代韓國大學裡，這個儀式每年都會在5月
5日教師節那天達到高潮。在教師節開始之前，學
生們就會支起遮陽傘，擺上各種爐具，忙㠥製作
韓國式美食。到了教師節那天的晚上，他們邀請
老師與自己共進晚宴，於席間敬酒、獻花、送小
禮品（麵條、糕點、寫㠥祝福之言的卡片等），表
達感恩之情。據說，每到教師節，韓國的鮮花銷
量往往是平時的數倍。
有了這樣的氛圍，教師和學生的關係不可能不

密切。與中國的同行不同，韓國教師不但經常參
加學生的活動，而且每次都要給學生贊助。到了
特定的日子（如春假），他們會帶㠥學生到外地旅
遊，同吃同住同娛樂。學生畢業以後，師生的來
往仍不會停止：學生會經常回來看望老師，老師
則要為學生主持重要的儀式——譬如婚禮。
古漢語中的「儒」有「濡」的意思。以自己的

道德情操和知識熏陶世人，乃儒者的基本事業。
為達到這個目標，他們經常四處奔走，主持各種
社會儀式（成年禮、婚喪嫁娶、官方和民間的宴
會）。現在，韓國教師依然延續㠥儒家的這個傳
統。有一次，我隨文學院的同事參加婚禮，聽新
郎的恩師發表了長達一個鐘頭的演講。對於韓文
水平不高的我來說，這次演講長得足以考驗人的
耐心，但現場的幾百位嘉賓卻始終認真傾聽，不
時報以熱烈的掌聲。據同事說，這位老師德高望
重，專程趕來為兩位新人主持婚禮。由老師做婚

禮主持人，對新郎和新娘來說是個好兆頭：那個
曾經為他傳道、授業、解惑的人，現在親自目睹
他們進入婚姻的殿堂，這對兩位新人來說意味深
遠；他們的到來本身即是祝福。正因為如此，韓
國的教師往往很忙，有的一年甚至要主持幾十場
婚禮。
古人有時把教師稱為先生。《韓詩外傳》說：

「古謂先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作
為率先覺醒者，教師的尊嚴來自於傳道、授業、
解惑的事業，學生敬師則是為了學習知識、提高
修養、磨練技能。如果學生無心向學，敬師似乎
就沒有實際意義。但令我驚異的是，韓國不願意
學習的學生也不敢完全違背敬師之
道，學生對老師懷有近乎本能的敬
畏之情。在我所教的夜間班中，有
位屢考零分的男生實在進入不了學
習狀態，上課時常常不由自主地與
周圍人說話。下課後，還習慣性地
與熟識的女生調笑，一副玩世不恭
的樣子。據說，他對學習毫無興
趣，考試成績總是倒數第一，進入
大學純粹是為了遵從父命。痛苦的
他不斷宣洩，最終惹怒了我。我嚴
厲地批評了他，要求他檢討自己的
行為，否則就立刻離開教室。一陣
言語的風暴過後，教室裡鴉雀無
聲。下課時，那位男生走到我面

前，恭恭敬敬地行了個禮：「老師，實在對不
起！」以後的日子裡，課堂上的他雖然依舊聽不
懂我講的內容，但再也沒有類似的違規之舉。我
明白，他這樣做不是為了學習知識，而是出於尊
重教師的本能。
當然，韓國已經進入現代社會，其敬師之道也

不可能完全遵從古訓。事實上，它也部分地現代
化了——每當師生交流時，韓國學生常常表現出
強烈的對話慾望。他們習慣於與老師探討教學內
容和教學方法，共同決定考試的具體時間和地
點。成績發佈之後，還有權向老師諮詢分數。如
果覺得分數不合理，則會禮貌地請求老師重新考
慮。為了讓學生參與這個過程，校方專門設立了
諮詢和修改考試成績的時期。最終的決定權來自
於老師——校方不能干涉教學，學生只能提出建
議，教師才是終審法官。韓國老師地位高，歸根
結底在於這種以教師為中心的體制。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博士）

韓國人的敬師之道

■敬師之道從古代延續至今。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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